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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内容提要： 在研究盛京宫殿历史沿革，为古建修缮、史迹陈列提供参考的过程中，对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辽宁省档案馆藏相关清代档案，发现以往对沈阳故宫清代建筑的介绍有值得修订、补充和更正之处，遂著文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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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出于研究盛京宫殿历史沿革，为古建修缮、史迹陈列提供参考之需，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辽宁省档案馆藏相关清代档案作认真研读，获益颇多。在此过程中，发现以往对沈阳故宫清代建筑的介绍有值得修订、补充和更正之处，兹略举数端，并附陈愚见于次。

早期翔凤楼并非凤凰楼
凤凰楼和翔凤楼现分别位于沈阳故宫建筑群中路崇政殿前后。其中凤凰楼始建于清太宗时期，位于高台宫区南侧正中，既是出入宫区通道，也曾作为清入关后收贮清初宝玺、皇帝圣容和《实录》之处，又是列入清代“盛京八景”中的著名建筑：现存翔凤楼，则是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（1746～1748），奉旨在原银库（或称财帛库）基址上改建并命名，建成后主要用于存贮各行宫宫殿内御用陈设品。

上述事实有关研究者并无异议。问题在于，从清太宗时期至乾隆十一年改建以前，“翔凤楼”“凤凰楼”的名称同见于有关盛京宫殿的清代档案记载中，在此期间的凤凰楼和翔凤楼究竟是一座楼还是两座楼，研究者莫衷一是。一种观点认为：“凤凰楼与翔凤楼系一座楼而非两座楼”，而且认为《清太宗实录》中所记“台东楼为翔凤楼、台西楼为飞龙阁”之说不确。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凤凰楼和翔凤楼是自清太宗时期至乾隆初年并存的两座楼阁。不可混为一谈。

经对照档案和相关文献记载认真分析，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，而且《清太宗实录》中关于翔凤楼、飞龙楼位置的记述也没有错。从清入关前到乾隆初年，盛京故宫中除凤凰楼外，一直存在着一座翔凤阁（或称翔凤楼），位置在凤凰楼高台下的东侧。兹就此补充说明如下。

《清太宗实录》有关崇德元年四月“定宫殿名”之记载为“台东楼为翔凤楼、台西楼为飞龙阁”。
这是有关沈阳宫殿各建筑名称最早的文献记录。其中的“台”，是至今仍存的沈阳故宫帝后寝宫区坐落的高台，“台东”和“台西”，应是高台下南侧院落的东、西两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次宫殿正式命名时，并没有提到凤凰楼，但从一些文献的记载中可知，当时现存凤凰楼位置确有一座楼阁，而且自天聪年间即已使用。如

天聪六年十一月，三贝勒莽古尔泰去世，汗于中门内设圆帐房守丧，……是日子时三鼓，汗方入室，诸贝勒亦各还家。

天聪七年六月初十日，封孔有德为都元帅，耿仲明为总兵官。赐与敕印。将两张黄色钤印敕书颁与都元帅、总兵官时，令二人跪向汗，墨尔根戴青贝勒、贝勒萨哈廉立于宫中门，令都元帅、总兵官面汗而跪，……汗率诸贝勒坐于楼上，召元帅、总兵官及归附众官登楼宴之。

天聪八年五月初十日：满术习礼胡土克图喇嘛至，汗郊迎五时外握手相见，偕入至宫中门下，命坐于御座旁右侧宴之。
 

此处所记有楼的“中门”或“宫中门”，从方位和建筑形式分析，均应为后来之凤凰楼。

又如：天聪六年正月，皇太极请代善、莽古尔泰二兄入内廷设家宴并颁赏，二人在得赏后至“南楼下”下谢恩。从《满文老档》记述中可知当时宴会应于内廷中宫举行，
则此“南楼下”应位于中宫正前方，即凤凰楼所在之处。

或因此楼只是连接宫区内外的通道，并非专供居住或举行经常性政务活动的场所，即使有“凤凰楼”之名，也只是一个俗称，所以没有载入命名宫殿之列。这并非特例。当时与之用途相近的崇政殿左翔门、右翔门及通道楼等建筑也同样未予命名。然而，从命名后不久的《满文老档》中，却可以见到凤凰楼的名称，估计与“大政殿”（正式命名时为“笃恭殿”）的名称一样，属于一种习惯性的俗称。

多年来之所以造成“两楼同为一楼”的错误判断，与一些汉文文献中对早期翔凤楼的记载比较混乱有关。在包括《清实录》在内的一些汉文记述中，从宫殿命名后不久便开始出现将翔凤楼与凤凰楼混淆的现象。以崇德元年《清太宗实录》为例：
元年五月：上以出师征明，御翔凤楼，召和硕睿亲王多尔衮……等谕之曰……。

同年六月：上御翔凤楼，偶寝，梦偕皇后东行。俄尔至一殿……。

同年八月：召入恭顺王孔有德、怀顺王耿仲明、智顺王尚可喜，赐宴于翔凤楼。

同年十一月：上御翔凤楼，集诸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固山额真、都察院官，命内弘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……。

以上诸事在《满文老档》中也有相应记载，但在满文中后二事却并非在“翔凤楼”而是在“凤凰楼”。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，应是经过清入关后几次递修的汉文实录，受命名宫殿中有“翔凤楼”而无“凤凰楼”的影响，修史者未作认真考察便加以改动；而《满文老档》修成于清太宗时期，仍基本保留原始面貌。这种满、汉文记载方面的差异在清入关前史料中并非仅此一例。如沈阳宫殿东路的大殿，在崇德元年以后的汉文《清太宗实录》中均按崇德元年命名的文字记载作“笃恭殿”，而在满文档案中却都按实际称呼记为“大政殿”。

在清入关后的一些官私记载中，将“凤凰楼”误作“翔凤楼”的错误仍屡次出现。如康熙二十一年曾跟随皇帝往盛京谒陵的高士奇，在提及盛京宫殿时记：“台上楼为翔凤楼，台下为飞龙阁”。
翔凤楼本位于“台东”，即台下之东，而这里却记其位于“台上”，即移到了现存凤凰楼之处。清入关后个别呈报盛京宫殿情形的档案中，对于翔凤楼的记述也比较混乱，既有其与高士奇所记相同者，又谓“清宁宫在翔凤楼后、……又于大政殿之西建正殿，殿之后有楼，楼之后为中宫”
，基本上都是将其误记在凤凰楼的位置。产生这种误记之原因，应是二楼名称和坐落地点都很相近，而凤凰楼处于高台正中的显赫位置，翔凤阁则处于台下东侧并多年不曾使用，很少为人注意，所以将其名称误冠于凤凰楼上。

其实，翔凤楼也早在清崇德元年之前即已存在。如天聪七年七月初七日“汗召大凌河各官入东阁楼，以各色果品宴之。”
此东阁楼即后来位于台东的翔凤楼。从前引《清太宗实录》中有关翔凤楼记载可知，它和凤凰楼均是皇帝经常用于集会、设宴之处。崇德元年十一月，还将新修成的《太祖实录》送入楼内尊藏
。此楼在入关后仍然保留，从清代档案中可以找到确切的记载。如乾隆八年、九年呈报宫殿所用门神对联时即有：“凤凰楼前后原有门神二副……、翔凤阁上下门（门神对联）二副……”，显然并非一楼。同一档案中尚提及飞龙阁、銮驾楼、线库、银库、通道楼、内班房等。
可知其“翔凤楼”绝非乾隆十一年以后重建之“翔凤阁”，而是自入关前即有之旧建筑。

另据乾隆七年宫殿修缮档案中记：“翔凤楼山墙一面、后檐墙一间倒坏，丈量得山墙一面长三丈二尺，檐高二丈、山尖高八尺……”，次年另一件档案中所记飞龙阁各部位尺寸与上述翔凤楼全同。档案中且有修缮此两座楼阁南、北山墙之记录，
可知其为形制相近两座厢楼。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初年以前所绘《盛京城阙图》标示，除现存凤凰楼位置有一琉璃瓦三层楼阁外，崇政殿与内廷高台间东、西两侧，尚各有一青瓦顶二层五间厢楼，与《清太宗实录》中记“台东楼为翔凤楼，台西楼为飞龙阁”完全相合。直到乾隆帝初次东巡盛京后，分别于崇政殿前内班房、银库处改建飞龙、翔凤二阁，才将原有翔凤楼与飞龙阁一并拆除，而在其址建师善、协中二斋，即为现存面貌。

二、有名无实的“北辰殿”

过去一些学者根据《满文老档》的个别记载，认为皇太极时期沈阳故宫除大政殿、崇政殿外，尚有一座“北辰殿”，亦曾用于处理政务和举行礼仪活动。并具体指出此殿系两间，位置应在凤凰楼北清宁宫前，天聪时曾称为“常朝的便殿”，于康熙时期拆除。
“北辰殿”之称，既不见于清崇德元年颁定的各宫殿正式名称，也不见于清入关后盛京宫殿修缮档案中。经仔细查阅对照《满文老档》等相关文献，“北辰殿”之称仅见于崇德元年四、五月间的个别记载。

如：崇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《满文老档》记：

是日，宽温仁圣汗以即大位礼，赐外藩蒙古诸贝勒。……颁赏已毕，宾图王、扎萨克图郡王至北辰殿，向圣汗行三跪三叩首礼。对汗屈膝答拜三次毕，宴于北辰殿。

然而，同一件事，顺治九年汉文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记为：

是日，皇帝发内帑财物，赏外藩蒙古贝子。……。赏毕，冰兔王、加沙兔王至崇政殿谢恩，行三拜九叩头礼。上亦跪三次答礼毕，设宴待之。……。

乾隆时重修定稿的《清太宗实录》则记为：

是日，上以受尊号礼成，赐外藩蒙古诸王、贝勒、贝子彩缎、银器、甲胄、雕鞍等物有差，仍大宴于崇政殿。

又如：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《满文老档》记：

奉宽温仁圣汗谕旨，制定元旦、万寿节朝贺仪。……圣汗诞辰朝贺礼：日出之前，自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以下，牛录章京以上，集北辰殿排班毕，圣汗出御宝座，诸和硕亲王……依次行三跪九叩头礼。

应当注意，这里只是记载新颁定的节日庆典仪注，并非实际发生的典礼。而其实行是在本年十月二十五日万寿节庆贺礼时，《满文老档》的相关记载如下：

二十五日，朝贺圣汗之诞辰。诸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、固山贝子率文武各官于崇政殿排班毕。巳刻，圣汗出宫秆殿升坐，……庆贺相见毕，陈百戏大宴之。……申刻，还清宁宫行朝贺礼，诸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进献礼物。

经上述对比可以看出，《满文老档》记载中所涉“北辰殿”诸事，实际上都发生在崇政殿。为何记为“北辰殿”，尚待探讨。但从上述两次典礼及筵宴的规模看，参加者都应在百人以上，清宁宫与凤凰楼间宽仅数米的狭小空间的两间小殿根本无法容纳。况且凤凰楼北属内廷区域，在此设“常朝便殿”并举行有众多官员参加的典礼，也是不符合宫廷规制的。因此，《满文老档》中出现的“北辰殿”至多只是崇政殿的另一种称谓，而不可能是另外的一座建筑。与之相关的是，天聪时期史料中所提到的沈阳宫殿“便殿”，与“内殿”、“中殿”一样，都是崇政殿在正式命名以前的习惯称呼。

三、早期宫殿之通道楼

通道楼或称过道楼，为盛京宫殿早期建筑之一。《清实录》、《盛京通志》、《清会典》等官书中均未见明确详载。仅见于乾隆初年以前有关盛京宫殿的内务府档案中。本文作者早年在《乾隆皇帝与盛京故宫》一文中曾有述及，
但未作详考。今复依据档案加以补充。

据乾隆八年有关皇帝、皇太后东巡盛京驻跸处的档案中记：“皇上驾临盛京后，于凤凰楼南搭设蒙古包驻跸，皇太后于通道楼北搭设蒙古包驻跸。……从通道楼出入。”同年有关备办盛京宫殿内门神对联等档案内亦载：“通道楼三间，中间前后大门……东西间门……上层门……。通道楼中间面阔一丈一尺，进深二丈二尺……”
此二件档案中虽提及通道楼，但关未涉及其具体坐落位置。

乾隆九年，礼部官员呈报皇帝，将顺治以来所修《玉牒》移送一份至盛京宫殿收藏，奉旨允准。但在选择存放之处时，因凤凰楼已拟放由京移送之《实录》，且《玉牒》需按制定期续修续送，恐积贮日多难以容纳，遂初步择定于通道楼（过道楼）存放。乾隆十年六月盛京工部致盛京内务府咨文内称：

查得本工处五月十三日谨奏，……所有恭送奉天尊藏玉牒修造过道楼并造木格子一折，于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奏。本日奉旨，依议，钦此。钦遵相应抄录原奏并开写玉牒长宽尺寸，行文奉天将军会同盛京工部查照。奉旨，内事理遵行，钦此。钦遵各咨寄前来。臣等遵即会同员外郎胡常保敬谨验看得，左翊门东向南正楼三间，柱子歪斜糟朽，应行拆修。臣等公同酌议，请将此楼后展宽一丈五尺，另筑地基，遵照部议照凤凰楼一例用琉璃瓦盖瓦，敬谨修理，以垂永远。……臣等谨将遵藏玉牒楼新旧式样恭绘图样二纸，进呈御览……。

此后不久，皇帝即决定在盛京宫殿修建敬典阁专用于收存《玉牒》，前议遂寝。但由此文中可知通道楼位于左翊门东侧、南向。查《盛京城阙图》，于崇政殿左翊门东有南向青瓦屋面面阔三间二层楼一座，与前述档案记载相合，应即为此楼。其下层三间均有门，上层明间有门，下层“中间前后大门”即应为宫中普通人员出入内廷区域所用，遂有“通道门”“过道门”之称，应为清太宗时所建，因用途并非十分重要故未正式命名，但清入关后仍保留。至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增建东西所行宫时，因其建筑占据将建之东所处，故拆除。

四、仰熙斋内小戏台

仰熙斋位于沈阳故宫西路，建于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，清代档案中或称“七间殿”，为七间卷棚硬山顶前后廊式房，前有游廊与与文溯阁后廊相连。从其坐落位置、建筑命名及乾隆、嘉庆诸帝关于此阁题诗之意，应为与文溯阁配套之书斋。

近年查阅档案时有一重要发现，即斋内西侧原曾设有小型戏台。此事以往无人提及，但据嘉庆初年《盛京宫殿全图》中所附拟修缮该建筑文字记载：“殿内戏台，拟请如将来不用，随时拆去改修隔断”。证之其他清代档案记载，则乾隆四十七年档案中记此斋内西稍间设有“出入场门”，西次间和西稍间两间内又设有“地台”。
近年修缮时又发现斋西侧山墙连接的耳房内东墙中部，尚留有曾开过门的痕迹，但已被封堵。此外，据《盛京通志》所记分析，此斋东轩内设有宝座，当为皇帝观戏时所用，其东稍间与东次间、东次间与明间、明间与西次间之间，南北两侧均应设隔扇或落地罩相隔，中间开敞上设吊罩，惟西侧两间未作分隔，西轩东壁悬有乾隆帝御书联曰：趣为永哉畅非俗，乐为仁者寄于山。
也与戏台功用相合。

据此，其戏台当于斋内西侧两间内向东而设，西山墙中部留有上、下场门连通西耳房。此类戏台在清宫属小型者，当与北京宫殿漱芳斋内所设名“风雅存”者相仿。文献中尚未发现使用此处戏台之记载，后来何时拆改亦无资料证实，但此殿至民国年间因内部装修陈设受到严重破坏已面目全非，以致其内原有戏台之事不再为世人所知。

据此发现，则应对乾隆后期增建之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性质有一重新评价。即除建文溯阁藏书楼外，其他大多数建筑与演戏有关。即西路南部建筑单元以一中型戏台为中心，台之南连接办戏房、左右直廊（档案中或俗称为“看戏房”）为在此赐宴赏戏时诸王公官员落座之处。北侧嘉荫堂（档案中或俗称为“看戏殿”）为皇帝御座之处。仰熙斋内小戏台则应是专供皇帝、后妃赏戏之用。皇帝至少数年才驾临略驻数日之盛京行宫，于有限空间内即修建两处戏台，于此亦可见当时清代宫苑建筑设计风尚以及内廷演戏之盛行。

五、宫殿内所悬御书金漆匾联
沈阳故宫各宫殿内原有乾隆、嘉庆、道光皇帝所题御笔匾联多件，为建筑内部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民国以来，这些匾联或遗失或改置他处，现只有个别原物尚在原处。

这些匾联大致可分为两类：

一类是于纸（绢）上直接书写者，现大部分遗失，悬于各宫殿者为根据档案重新复制。

另一类匾联则为木制框架，表面为黑漆金字或金漆雕龙框蓝地铜鎏金字。系按皇帝手书墨迹特制，分别悬挂于大政殿、崇政殿、凤凰楼三座清太宗时期所建主要宫殿中，成为其内部固定的装饰物。与御笔题写宫殿名称的门额类似，应视为宫殿装修装饰的组成部分。这类匾联的制做悬挂都十分郑重，多由北京养心殿造办处制作，以专人送、接至盛京，“照依印册指示方向敬谨悬挂”
。由于其体量较大、均重达百斤以上，不易移动，而且制作工艺精良，所以有一些保留至现代。

因清代《盛京通志》等官修书籍中对第二类匾联的悬挂位置、运送年代记载多有阙略，民国以来其中许多匾联或遗失或被移动，现已很难得知原悬挂位置、制做时间、文字内容等具体情况。近年已有研究者述及此事，但尚欠全面。
现根据对各宫殿实地勘察，并参照档案记载，详述如下，以对沈阳故宫这三座重要的清入关前建筑有更全面的了解。
大政殿内；

北侧二柱中间悬九龙金边铜字“泰交景运”九龙边框铜鎏金字大匾一，两侧柱上同式长联“神圣相承恍睹开国宏猷一心一德，子孙是守长怀绍庭永祚卜世卜年”。乾隆二十二年制作，次年运至。
殿内原屏风宝座规格较小（现陈列者为北京故宫皇极殿原物），匾联可免受遮挡，在门前即可一目了然。此屏风宝座亦应为乾隆时所制，目前所知应有两架，一架上为弘历乾隆十九年东巡时所作《大政殿》诗；
另一架上为弘历乾隆四十三年所作《大政殿六韵》诗
。惜于民国年间连同宝座均下落不明。

殿内几个方向风窗上方，还悬挂着“黑漆金字横披诗匾”数面：
殿内明间南隔扇风窗上一面，高五尺八寸，宽一丈四尺八寸。为弘历于乾隆八年东巡时所作《大政殿》诗匾一面，乾隆四十六年末至次年春送至并悬挂。

殿内东隔扇门风窗上一面，为弘历乾隆四十八年东巡时所作《题大政殿八韵》诗。乾隆五十年送至。

此外，道光十一年又由京送至诗匾一面，为道光九年旻宁东巡时作《大政殿御宴作》诗，当悬于大政殿西隔扇门风窗上。

崇政殿内：

室内明间北部堂陛及屏风宝座为乾隆十二年安设。屏风上所题四十八字“集经铭语”为康熙帝御制。堂陛前左右柱上所悬“念兹戎功用肇造我区夏，慎乃俭德式勿替有历年”为弘历书，与堂陛上方金漆九龙边框铜鎏金字御书“正大光明”匾一面，均为乾隆二十二年制。
堂陛檐下正中悬黑漆金字横披诗匾一面，为弘历乾隆四十八年东巡时所作《御崇政殿受贺》诗，乾隆五十年送至。

殿内东次间南隔扇风窗上、明间南隔扇风窗上、西次间南隔扇凤窗上，各悬黑漆金字横披诗匾一面，均高三尺七寸，宽九尺二寸，内容分别为乾隆八年《御崇政殿》诗，乾隆十九年《御崇政殿》诗，乾隆四十三年《御崇政殿六韵》诗，均为乾隆四十六年底至次年春制作并悬挂，

后又有道光九年御制《御崇政殿受贺》黑漆金字横披诗匾，悬于东次间北隔扇风窗上，高三尺七寸，宽九尺四寸，道光十一年制作并送至悬挂。

凤凰楼内：

上层：明间北侧正中风窗上，悬金漆九龙边框铜字“紫气东来”御制匾一面
，为乾隆二十二年制，次年送至并悬挂。
东、西间北风窗上，各悬挂黑漆金字横披诗匾一面，均高二尺八寸，宽六尺八寸。其内容分别为乾隆八年《登凤凰楼二首》、《再登凤凰楼作》诗。均为乾隆四十六年底至次年初送至并悬挂。

中层：东间南隔扇风窗上、明间南隔扇风窗上、西间南隔扇风窗上，各悬黑漆金字横披诗匾一面，均高二尺八寸、宽六尺八寸。其内容分别为乾隆四十三年作《登凤凰楼叠甲戌韵》诗，乾隆十九年作《登凤凰楼》诗，乾隆四十三年作《登凤凰楼用李白凤凰台韵》诗，均为乾隆四十六年末至次年春送至并悬挂。

此后，又于乾隆五十年送至乾隆四十八年所作《登凤凰楼再用李白凤凰台韵》、《登凤凰楼再叠甲戌韵》黑漆金字横披诗匾各一面，分别悬挂于中层南间东、西风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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